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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
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的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
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
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
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
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
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
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
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
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
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
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
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
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
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
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
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俱，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
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
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



满光明的希望和生活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要整掉这些
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
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
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
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
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
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
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
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
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
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
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
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
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
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
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
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
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
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
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
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
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
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压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
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
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
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
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
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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